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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文／陳世琦　大林慈濟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願恭敬一切
《微笑，告別──臨終者的精神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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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恭敬一切
「證嚴法師的悲心和智慧讓我願意學習恭敬一切。」

醫學系大五那年，暑假剛結束，童軍團一個大四的學弟失魂落魄地來尋求幫忙。

原來學弟的父親在暑假中發生車禍，狀況非常危急。就在他們一家六神無主的時

候，有一群基督教友伸出援手，陪伴他們、帶領他們禱告。學弟的父親後來雖然不

治，但感於教友們的相助之情，因此喪禮以基督教的儀式完成。

後事圓滿後，學弟卻有難以釋懷的疑慮：父親這麼好的人，怎麼會遭此橫禍？

又，父親信仰的是佛教，卻在最後接受基督教的儀式，他究竟會魂歸何處？為了這

兩個問題，他吃不下也睡不著。

幾個人徹夜長談後，學弟仍然不能夠安心。後來有人提議：「每個月慈濟的證嚴

法師都會來臺中，我們去請教他好了。」

 一行人來到慈濟臺中分會，說明來意後，師姊帶我們穿過人群，來到一位清瘦
莊嚴的比丘尼師面前。

「你們有什麼事？」

清澈的聲音直透人心。學弟就跪著哭訴那一段難忘的際遇。

「你真的確定你的父親已經死了嗎？」法師這一問，讓大家都愣住了。

「我父親是真的死了！我親眼看著他埋入地下。」

 「是這樣子嗎？你的父親真的死了嗎？」
 「你不是父親的一部分嗎？」
「除非你完全失去功能，或繼續終日痛哭，不然，只要你仍有益於人間，你的父

親就不是真的離開；反之，他才是真的死了。」

「你的父親早已不會身痛了，但他仍然會心痛，因為父子連心啊！」

學弟幡然領悟！

旁觀者的我感動之餘，也發下了日後投入慈濟的心願。也想了解古人所謂的「生

死事大」，為何有證嚴法師者能如此舉重若輕。

一九九七年於花蓮慈濟醫

院住院醫師訓練時期，於

心蓮病房接觸安寧療護的

陳世琦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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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匯入

一九九六年來到心蓮病房，發現對生死舉重若輕的，原來不只證嚴法師一人。

邱文吉師兄原先是一個討海人，以喝酒、賭博、打老婆在旗津出名。直到加入慈

濟後，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做環保分類、做慈濟委員、去監獄現身說法。

「夜叉變菩薩」、「壞子變好子」（臺語），眾人從嘲笑、不相信、錯愕到感

動。

邱文吉師兄病中仍然在參透人生。

有一次他語帶興奮地對我說：「陳醫師，你們都不了解證嚴上人。」意思是他能

了解。

他說：「我舉釋迦牟尼佛做例子，釋迦牟尼佛也要2500年才被舉世公認是一位
聖者，但我們的上人不必，一百年後就知道了。」

一百年後的事，師兄知道嗎？師兄笑而不答。

又有一次師兄邀我去大陸，他說慈濟的未來在大陸，而大陸的希望在慈濟。

「我替你提皮包，排桌子、椅子，我來拿麥克風。你拿聽診器看病是抓病魔，我

拿麥克風是抓心魔。我們一個抓病魔，一個抓心魔，很快大陸就變成淨土了。」

我心裡明白這是一個來生的邀約，但又何忍不答應呢？真是捨命陪君子啊！

如同兒子接納了父親的匯入生命，而慈濟接納了我和邱師兄。當生命匯入了一個

更大、更有希望的脈絡時，病痛苦、愛離別，甚至一番生死，也變得值得忍耐、等

待，進而能發心、立願。

慈濟人

「去幫助別人的人是慈濟人，接受我們幫助的人是慈濟人，聽到慈濟就歡喜讚歎

的人也是慈濟人。」

林先生五十歲，住進心蓮病房後就非常沮喪，不願意講話。勉強開了尊口，就要

求見證嚴法師：「你去請師父來，跟他講：我是早期幫助他在玉里發放的人。」

證嚴法師到來後，輕聲問道：「聽說你要見我。」

 林先生瞪大了眼睛，手作勢要我把床頭搖高，當他看清楚眼前來人時，就放聲
大哭：「怎麼會是我？」「我又沒有做什麼壞事！」「天公沒生目珠，我怎麼會得

這個不會好的病？」「………………………………」

其實病人要問的是：有關人生的意義和受苦的意義。這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

等病人發洩一段時間後，證嚴法師拍拍他的手，意思是「好了！好了！」然後把

僧袍的袖子捲了起來，上臂滿是針痕和瘀青。

「你看，我有心臟病，我也是每天打點滴，我也是不知道哪一天會走，難道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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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麼壞事嗎？」

病人瞪大了眼睛看著證嚴法師的手，搖搖頭。

證嚴法師再把隔壁床的病人，也是慈濟的師兄帶過來：「他住你的隔壁床，他住

院時也在做志工，他是我的好弟子，不然他又有做什麼壞事？」

病人也搖搖頭。

「所以說，生命就是無常，生命是脆弱的。對於生命，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

有權，我們就是用一天賺一天，把這個身體用到不能用為止。」

「我和你也不知道誰會先走，我如果不做事時，會靜心來念佛，希望你也和我一

樣，一起來念佛，好不好？」

病人點頭說好，從此之後，病人就安下心來，沒有焦慮不安的表現。三天後就在

念佛中往生。

對於慈濟人而言，生命軌跡是清楚的：

一、體認無常、把握當下、做就對了。

二、 對於生命、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唯一不留下遺憾的做法是把它（身
體）用到最後。

三、發願下一世再回來慈濟，做一個能救人的人。 

來自桃園八德的李鶴振師兄因胰臟癌入住花蓮慈院心蓮病房，並簽下大體捐贈同意書，成為醫學教育

的無語良師。圖為一九九七年陳世琦醫師 ( 後排著白袍者 ) 與志工與李鶴振師兄及其太太陳意美師姊

( 前左 ) 互動情景。圖片提供／花蓮慈院社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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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療護是驛站

自從來到心蓮病房服務以後，當看到親人朋友的小孩時，感覺都很複雜。因為

這些年來，有太多的病人大德，心願就是來生要做筆者的學生，甚至兒子、女兒。

他們也發願要回來慈濟，發願來世做醫生。因為他們說：「沒有人比我（指病人自

己）更瞭解病痛，也沒有人比我更有資格做一個好醫生。如果我是醫生（護士），

我一定是最好的醫生（護士）。」

安寧病房的病人通常在之前求醫的過程裡，曾遭受過太多不必要的磨難、難堪和

背叛。好不容易能在心蓮病房重獲安穩，也能有機會思考自己未來的方向。有來生

信仰的病人，大多會以慈濟為來生的第一志願，或以成為醫護人員為第一志願。其

中劉金蓮女士給我的衝擊最大（她就是發願要來做筆者的女兒，而且屢經告誡仍不

改其志)。
陪伴金蓮將近一年的時間，從預期她能病癒，到發現淋巴轉移，到肺部轉移，

到死亡。從二十四小時的疼痛，到另類療法成功控制，到戒掉嗎啡，到再次使用嗎

啡，到不得不用腦室注射嗎啡（註一），到二十四小時咳血痰。一年來，金蓮姐姐

受盡病痛折磨，而先生和團隊一路陪伴，見招拆招，仍舊難除病魔摧殘。

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一個平日早上。金蓮姐姐一直咳著血痰（她一天要用掉一

包衛生紙），我在旁邊讀當天的報紙給她聽。念著念著，突然金蓮的手伸著壓住報

紙，意思是要我別再念了。我訝異地看著她，覺得她有重要的話要說。

二○一一年父親節前夕，大林慈院心蓮病房舉辦感恩茶會，讓病人與家屬有機會互相道愛道謝。攝影

／楊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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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醫師，我有話要跟你說。」金蓮一邊咳痰，一邊費力地說。

「這麼久以來，一直得到你的照顧。我這一生能有你照顧，我就算死，我也甘願了。」

她平靜地看著我，而我不爭氣的眼淚就蹦地跳出眼眶。想到金蓮的苦，想到金蓮

的委屈，我只能一直哭，一直哭，哭著說：「對不起！」、「對不起！」最後說：

「謝謝您！」

從照顧金蓮姐姐之後，我的心就比較不動搖，也比較不會抱怨。我想，不只是金

蓮甘願了，我也甘願了。

做為一個慈濟的醫師，做為一個慈濟人，我與聞了太多生命的秘密，也滿足了自

己一種「被需要」的虛榮。

「但是不是對受苦難的生命有真實的幫助？」

「我們給自己能給的，但是不是真是對方所需要？」

「如果只是窺伺別人生命的創傷經驗，像一個遊客一般，代價是揭開他過去的傷

疤，會不會太殘忍？」

但是不管怎樣，只要我們真的很努力去嘗試、去了解她的問題，無所求的付出，

就算沒有立即的效果，對方也會有一種心的感動而滿足吧！

金蓮姐姐是發願再回來找我的，我也會留在慈濟等她。

註：腦室注射嗎啡，是用來治療癌症疼痛的技術，一般有用藥量小，止痛時間久

等特點。

在《微笑，告別》新書發表會上，病友家屬翁瑞霙女士（左二）感謝陳世琦醫師及大林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團隊把

她的父親當成自己父親般的照顧，讓她在父親過世後也投入大林慈院志工行列。左起：大林慈院同仁林杏真、病

人家屬翁女士、陳醫師、陳鶯鶯師姊，右一為安寧共照護理師何玉雲，也是陳醫師的太太。攝影／趙士尊


